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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作为主体，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叙事时间化则是主体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叙事时间化的作用，弗

洛伊德的本我才转化为现实中的自我；本我中起支配作用的快乐原则才转化为自我中现实原则支配下的快乐原

则。而主体的叙事时间化则是通过叙事认同而获得的，换言之，正是在叙事认同的作用下这种叙事时间内化为主

体的叙事身份。而叙事认同发生的动力则来自于叙事力，即叙事中所包含的主体需求。简言之，通过叙事力而发

生叙事认同，通过叙事认同而获得叙事时间，通过叙事时间主体获得了现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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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时间：自我的形成 
 

主体生存于世，必然受时空的约束。而与空间相

比，时间对于主体起着更为根本的规约作用，因为一

切变化都是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时间对于主体的塑

形也就比空间更为深入。一般认为，时间分为两类：

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1](239)保罗·利科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将其概括为：现象学时间和宇宙论时间，并认为

“叙事时间像一座桥梁跨越在由于推理断裂而恒常开

放的现象学时间和宇宙论时间的缺口之上”[2](244)。此

外，利科还指出：“时间的实际重构通过历史叙事和虚

构叙事的相互交织而形成了人的时间。”[2](180)换言之，

正是叙事时间将外在的物理时间与内在的意识时间、

真实和想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安东尼·保罗·克

比进一步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一种叙事结构，一个

当我们想起我们的过去和我们可能的将来时我们所明

白的结构。”[3](40)这即是说，主体内在地具有一种结构，

这种结构正是叙事时间。戴维·卡尔则以胡塞尔“前

摄−滞留(protention-retention)”的内时间意识理论为基

石，认为现实之中内在地具有一种叙事形式，“叙事形

式并不是一个包裹什么东西的服装，而是内在于人类

经验和行为之中的结构。”[4](65)这种叙事形式主要指叙

事的时间形式。而这种叙事时间与主体具有何种内在

的关联，它的结构是什么，它对于主体而言又意味什

么？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我们发现叙事时间正是

自我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通过叙事时间将潜意

识的本我转化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自我。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本我在潜意识中运行，

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无法进入现实；自我在现实中

有意识地运行，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但自我是由本我

转化而来，“自我就是本我的那一部分，即通过知    
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

一部分”[5](126)。并且由本我为自我提供动力，弗洛伊

德常用骑手和马来类比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马提供运

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

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

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  
驰。”[6](48−49)即本我为自我提供动力，自我驾驭本我，

但也常存在驾驭失控情况。这就是说，自我是由本我

转化而来，并从本我那里获得动力。但由于自我受现

实原则支配，而本我却受快乐原则的支配，所以，自

我从本我那里获得动力，是以为本我提供快乐为前提

的。换言之，自我需要在现实原则之下去满足本我的

快乐。 
在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中，总结

了潜意识的六个特征，即原始性、冲动性、非逻辑性、

非时间性、非道德性和非语言性。[7](136)这六个特征中

涉及现实形式的有语言性、逻辑性和时间性。而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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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我化过程中，与语言和逻辑相比，时间起着主要

的作用，因为正是时间组织了本我中占支配地位的快

乐原则，而非语言或逻辑。但这种时间既不是纯粹客

观的物理时间也并非完全主观的意识时间，而是如利

科所言是“居中调节(Mediate)”的叙事时间。同时也

只有在叙事时间中这些形式才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

起。进一步讲，正是叙事的时间结构将追求快乐的本

我编织成现实中的自我。 
弗洛伊德曾多次表示过潜意识是没有时间性的，

只有意识系统才有时间性。“Ucs.系统的进程都无时间

性，即它们不按时间顺序进行，也不因时间的推移而

改变，与时间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在 Cs.系统中

的活动，与时间才建立起联系。”[8](361)在《超越快乐

的原则》中，弗洛伊德更明确地指出，“潜意识的心理

过程本身是无始无终的。这就意味着，首先，它们不

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时间在它们身上不发生变化，

时间的观念也不适用于它们。”[9](22)在后来的《精神分

析新论》中，他进一步指出，“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

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6](46)换言

之，本我是无时间性的，时间是自我的工作方式，“自

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

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5](148)因此，潜意识的本

我转化为有意识的自我的关键，在于赋予本我以时间结

构，从而使得本我处于现实意识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时

间结构，如前文所述恰是叙事的时间结构。只有这样才

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完全服从于现实原则，而

同样是在寻求快乐的满足，并且这种寻求往往并非是潜

意识的。所以，本我与自我是一体的，自我是服从现实

原则下的本我，是叙事时间化了的本我。 
在分析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指出愿

望的时间结构正是通过幻想而被串联起来： 
一般来说，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徘徊在三种时间之间——我们的

想象经历的三种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

关联，与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

事件可以引起主体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而

退回到对早年经历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
在这个时期该重大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在幻想中

便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

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白日梦或者

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

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一起了，愿望

这根轴线贯穿其中。[10](62) 

换言之，梦是愿望的满足，而叙事作品则类似于

作家的幻想或白日梦，它的动力同样也是“尚未满足

的愿望”[10](61)。在《释梦》中，弗洛伊德提出梦的材

料往往是由近期的清醒意识所构成，而梦的实际来源

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幼儿期。与此类似，作家的创作

也是由近期的事件所诱发，而其根源却深埋在“童年

时代的经历”，是“童年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

替代物”[10](64)。因此，作家的创作是将在现实中无法

体验的童年游戏中的快乐编织进现在的叙事作品中，

通过叙事作品构造的将来场景来满足过去的愿望。这

就是说，过去的快乐被放入到现在的叙事幻想所描绘

的将来场景中。可见，叙事通过真实与想象的融合，

而将本我的快乐原则和自我的现实原则融入进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结构之中，从而使得潜意识的本我

转化为现实中的自我。 
然而，这种叙事时间并不仅仅运行在叙事作品之

中，它也同样组织着现实中的主体。易言之，现实中

的主体同样通过叙事的时间结构，让本我时间化到现

实中来——将本我组织进现实生活而成为自我。即叙

事通过对本我愿望的时间化，使得本我具有了一种符

合现实的时间结构，将本我的力比多及起支配作用的

快乐原则组织进愿望的时间性结构中，从而使其符合

现实原则。本我在这种叙事时间中，为自我提供了动

力，它将原始的、冲动性的及非道德性的动力，导入

线性的时间结构中，并将其组织进未来，将本我无方

向的“爆动”转化为由未来定向的牵动。这种动力主

要来自于快乐的体验，即把本我追求即时的快乐，放

入到未来符合现实的情境中去，并由这种未来的快乐

体验，牵引着自我，为其行为提供动力。从而尽可能

地缩短这种时间距离，期待快乐的来临。在这个过程

中，本我逐渐转化为自我：从原始、冲动、混乱的无

时间性转变为有序的时间性，从非理性的情欲转变为

合乎逻辑的理性。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便是这种

生活叙事的典型，信徒在“此岸”的磨练是为将来进

入“彼岸”的“极乐世界”所做的功课，甚至为了早

日成功地进入“极乐世界”而实行苦修，将当下本我

的快乐转移到未来之中。而这个“极乐世界”却只是

想象中本我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世界、快乐世界。然

而，现实生活中本我的时间化，实际却是来自于叙事

中本我的时间化，而这种源流关系的关键则在于叙事

认同。 
 

二、叙事认同：时间的内化 
 

叙事认同来自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认同作用

(Identification)，弗洛伊德认为认同作用是“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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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

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模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

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6](40)。简言之，认同作用

就是一个自我在某种动力或引力的促发下，使自身成

为另一个自我的过程。而叙事认同则是叙事接受者为

叙事中某一人物所吸引，使自身成为该人物的过程。

然而，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fication)与叙事身份

(Narrative Identity)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叙事身份是

从叙事中所获得的那种在时间中一致性的身份，是某

个“谁”；而叙事认同则强调的是叙事身份所获得的方

式或过程。换言之，叙事认同形成叙事身份，叙事身

份是叙事认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的认同作用主要分析的是超我的形成过

程，而这只是叙事认同的一部分。换言之，叙事认同

不仅建构了超我，它还建构了叙事身份。利科认为叙

事身份是“凡人皆有的通过叙事的中介功能而获得的

那种身份”[11](188)，这种叙事的中介功能主要是指“情

节的中介功能。这种中介功能意味着‘异质综合’的

概念”[12](176)。即，叙事身份是通过情节编织的“异质

综合”功能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统一性。利科进一步认

为这种叙事身份“并不局限于文本之内。作为一种动

态身份，它出现在文本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交叉的地

方”[12](183)。即是说，叙事身份不仅是故事中人物的身

份，它还同样是现实中个体及群体的身份(Individual 
and Community)。而叙事认同则是沟通故事世界①与读

者世界的主要方式，从而通过故事世界中的叙事身份

建构起读者世界的叙事身份。 
弗洛伊德的超我便归属于这种叙事身份，在叙事

身份中就已经包含了超我的道德责任。弗洛伊德认为

形成超我的认同作用主要包含三种内化，即：外部的

压抑力量内化为内在的罪疚感；外部的“父亲”内化

为自身成为“父亲”；外部的传统价值判断内化为自身

的超我。而这三种认同实际上均是通过对叙事中人物

的认同而形成的。也即是说，超我主要是通过叙事认

同中的人物认同而形成的，而除人物认同之外，我们

认为叙事认同还包括主题认同和情节认同。下面我们

来分析这三种叙事认同。 
人物认同，是基于读者与故事人物共同需求而言

的，同时，通过对人物思想行为的认同而期望获得和

该人物同样的需求满足的快乐。叙事身份的形成，往

往直接来自于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认同。例如，金庸

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郭靖，虽然资质平

庸、天性愚钝，却胜过了众多英俊潇洒、天资聪颖的

人物，如杨康、欧阳克等，不但赢得了黄岛主的宝贝

女儿黄蓉的垂青，还练成了绝顶武功，赢得世人的尊

敬。而读者对他的认同，则一方面奠基于与人物一样

都是资质平庸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则为其获得满足的

快乐所吸引，不但赢得了大家闺秀，还赢得了个人的

成功，这些都是需求满足的快乐。前者是认同的基础，

后者则是认同和模仿的动力。在认同的过程中，读者

通过认同郭靖的行为思想(勤奋、单纯、厚道、安分守

己及保家卫国)进而希望成为甚至取代郭靖，获得和他

同样的需求满足的快乐。而该人物的这些行为思想往

往就内化为读者的超我，使得读者具有勤奋、单纯、

厚道、安分守己及保家卫国等道德教化原则。 
主题认同，即在叙事作品中总会表现出某种主题

倾向，这种主题倾向由人物和情节共同推动。叙事，

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事件往往都围绕某些具体问题展

开，通过在这些问题中人物的选择与判断导致事件的

发展。这些问题往往就构成了叙事作品中的主题，如

爱情、亲情、友情、道德、信仰、伦理和法制，等等。

这些主题有些通过人物的立场和命运而直接解决了，

例如近来众多的韩剧、肥皂剧展示了爱情与亲情、爱

情与法制、爱情与利益等的冲突，其中绝大多数以主

角对爱情的选择而阐明了故事的主题，让读者认同对

爱情的追求。而另外一些故事却没有解决，仅仅通过

人物而引起读者对问题的注意或以开放性结局让读者

自己去思考。前一种主题认同往往与人物认同类似，

直接有助于叙事身份的形成和强化；而后一种认同却

是一种开放性认同，它并不直接形成或强化叙事身份，

而是“引诱”叙事身份的自我塑形。如黑格尔的悲剧

理论认为，悲剧“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

的辩护理由”[13](286)。就悲剧《安提戈涅》而言，安提

戈涅代表的亲情与克瑞翁代表的国法之间冲突的悲剧

结局，并没有暗示任何一方的胜利，而只带来双方需

求满足的破灭。因此，它并没有直接给读者对需求满

足的认同，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

进而获得需求的满足。因此，这类开放性认同，实际

上是“引诱”读者自己去塑造叙事身份。 
在人物和主题认同之外，还有种情节认同，也即

对叙事时间结构的认同。实际上，在人物和主题认同

中就已经含有情节认同的要素，因为它们自身就已经

具有了一种时间结构在内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

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

想’”六个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

安排”[14](37)。情节实际上正是叙事中事件的组织方式，

对情节的认同正是对事件发展方向的认同。海登·怀

特依据诺斯普斯·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的线

索，认为“至少存在四种情节模式浪漫剧、悲剧、喜

剧和讽刺剧。或许还有其他模式，如史诗”[15](13)。而



文学艺术                          王正中：主体建构的叙事时间化——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 

 

151

 

这些情节本身就赋予故事以某种意义。当叙述者为所

讲述的本事选择一个情节的时候，就已经赋予这个故

事以意义。情节本身就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故事是“史

诗、浪漫剧、悲剧、喜剧或闹剧”的[16](61)，这个情节

类型自身就是读者从该叙事中所获得的意义。克比也

认为，“通过叙事情节编织的各种形式，我们的生

命……获得了意义。”[3](4)实际上，情节正是时间化愿

望的组织方式，展示了愿望满足的结局。情节认同，

就是对本我自我化中时间化方式的认同，通过情节的

认同获得本我时间化的方式。例如，在喜剧及一些大

团圆结局的作品中，会促使人盲目地对其情节进行认

同，从而成为建构道德的有效手段。我国传统戏曲作

品多是大团圆的结局，对这种情节的认同往往会形成

一种盲目信仰的思想，从而顺从压抑本我的倾向，建

构起高度强化的叙事身份或道德感。我国封建社会得

以稳定的统治，离不开对这些喜剧作品的认同而形成

的叙事身份或道德感。而在一般的悲剧作品中，本我

时间化的方式并没有满足生本能，而是遭到死本能的

压抑，从而读者的自我无法对其直接认同，这与开放

性主题认同类似，往往会引起读者的注意而自己去探

索满足需求的时间化方式。正如马大康教授在《文学

时间研究》中所指出的，“悲剧时间也就成为最鲜明地

展示着人的生命力和人性深度的时间，它为人的生命

所储满，显现为真正的人的时间。”[17](98)可见，叙事

情节是本我愿望时间化的事件组织，通过对情节的认

同来获得本我快乐进入现实的时间方式，满足本我的

欲望。喜剧往往直接引起读者认同，而悲剧认同则是

引导读者自己形成本我时间化的方式。 
 

三、叙事力：认同的根源 
 

在这些叙事认同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叙事认同中

总存在着一个牵引力。我们将这种叙事中存在的引起

读者认同的动力称为叙事力。正是这种叙事力吸引着

读者走向故事世界，并对其发生认同。弗洛伊德在《群

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分析认同作用时指出：

“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点上……感知到与另一个人的

自我有意义的类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认同作

用。”[18](79)这里提出了认同作用发生的关键“有意义

的类似性”。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发生认同是基

于这二者之间的“类似性”，这是认同发生的基础；而

“有意义”则是在“类似性”基础上认同发生的动力。

就弗洛伊德而言，这种“有意义”主要是和本我的快

乐原则相关，是生本能或死本能满足中的快乐。然而，

在现代心理学看来，这种动力显然忽视了人类文明高

级的精神动力作用，而仅仅将人还原为动物。因此，

我们在此引入马斯洛纠正弗洛伊德而提出的“整体动

力理论”[19](40)，即五个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而这种动力，同样适用于叙事认同。换言之，叙事认

同的动力来自于叙事作品中人物获得满足的需求，它

们共同构成了叙事力。具体而言，即现实中的自我受

叙事作品中另一自我获得满足的需求的吸引，而对其

认同试图获得和该自我一样的需求的满足。前文人物

认同的分析中，读者对《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认同，

就是在这种叙事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在此，我们不打

算逐条分析马斯洛的五层需求在叙事中的表现，而仅

以弗洛伊德的本能动力为代表，来分析叙事力在主体

建构中的引力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人具有两种本能：生本能和死本能。

生本能的“目的在于把里面分散着的生物物质微粒越

来越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命复杂化，同时它的

目的当然就是保存生命”[5](137)，它包括自我保存和爱

欲两种本能。死本能即“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

状态”[5](137)，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对外表现为攻击、

破坏欲；一是对内表现为自残、自虐或自杀。然而，

就现实中的自我而言，它的主要任务却是自我保存，

也即生本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力不包括死本能，

与生本能在自我中运行不同，死本能是在本我或超我

的潜意识部分中对读者构成吸引的。 
而叙事力在生本能的两个方面(爱欲和自我保存)

与死本能的两个方面(向内和向外)相互作用下，依据

生本能的两个方面是否获得满足，可分为三种情况：

同时满足、满足其中之一和都不满足。同时满足主要

表现为多数喜剧及大团圆结局的作品；满足其中之一，

表现为事业与爱情之间的抉择，而由于爱欲更为根本，

因此，尽管事业失败但赢得爱情却仍然是喜剧，而“赢

得了天下输了她”则往往带有悲剧色彩；而两者都没

有满足则主要是悲剧作品。在叙事认同的分析中，我

们已经简略触及喜剧与悲剧的分析，下面结合叙事力

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喜剧及一般大团圆结局作品中，这种叙事力或

生本能的两个方面都得到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

梦中都有个“我”存在，同样，“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

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

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10](63)

而这个主角往往是“刀枪不入、英雄不死”[10](63)的，

这种特性正展示了主角自身的自我保存的强大，而读

者通过对主角的认同，从而将主角的自我保存赋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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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身上来，仿佛具有和主角一样的能力。这在我们

观看一些喜剧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侦探类故事及大部

分好莱坞电影中，往往伴随着一种有益于生本能的快

感体验。 
就悲剧作品而言，其中的叙事力或生本能往往为

死本能所压抑或取代，因此，其叙事认同依据死本能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这里的死本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向外的和向内的。在一般的悲剧作品中，主角的生本

能遭到自身之外(如来自其他人物的攻击、破坏，或来

自传统价值对爱欲的压抑等)的死本能的压抑，这是向

外的死本能；而在另外一些悲剧作品中，则是主角自

身的死本能取代了自身的生本能，这是向内的死本能。

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死本能则是来自于外在

死本能对主角生本能的压抑。尽管哈姆雷特自身犹豫

不决的性格增加了悲剧效果，然而这一悲剧的根本原

因却在于其叔父克劳狄斯的图谋不轨，是哈姆雷特之

外的他人的死本能给他的生本能造成的威胁。而在歌

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其死本能则来自于维特自

身。维特因对已订婚绿蒂的爱恋，而无法将自身生本

能转化进现实，进而诸事受挫，其自身的生本能无法

转化进现实，只能为死本能所取代。而读者对这两种

不同叙事力的认同也存在着区别。 

前者由于是来自于外在的死本能，而读者认同的

是主角自身的生本能，所以外在的死本能对主角生本

能的压抑并没有让读者认同主角之外的死本能，而是

认同如何让主角的生本能避免外界死本能的伤害。所

以这种悲剧，读者同样是以生本能为动力，去认同如

何让主角的生本能不被外在的死本能所压抑，从而使

读者认同自己为主角建构的满足生本能的方式。这样

形成的超我显然与喜剧中直接来自于作品的超我不

同，因为喜剧及大团圆作品直接给了读者一个认同的

对象和模式；而这种悲剧中的超我，虽然同样来自于

叙事中的主角，但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达成生本能的

对象，而需要读者为悲剧主角去建构一个。因此，这

种悲剧认同形成的超我虽然基于同样的主角，但对其

认同却更为多样化。 
而后者，悲剧中的死本能是来自主角内在的死本

能，是主角自身的生本能或者因为转化进现实发生障

碍或者为了更大的自我保存功能，而为死本能所取代。

因此，读者在相同情境中对其认同往往会认同其死本

能取代生本能。《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引起的维特效应，

正是在这种认同情况下发生的。读者模仿维特的自杀，

来自于认同维特生本能转化为现实的障碍进而为自身

的死本能所取代的过程。同样，在众多的舍生取义类

的悲剧作品中，正是这种认同在起作用。实际上，这

种认同类似于喜剧的认同，因为它直接给出了一种解

决的方法，即，要么如维特一样生而无望，要么为了

群体的生本能，让位于自身的死本能。 
综合而言，叙事力是调控叙事认同及形成叙事身

份的根本性因素。这种叙事力将叙事认同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直接受叙事力的影响而认同叙事中的人物获得

满足的需求；一类是在叙事力的影响下，自己为叙事

人物建构一个满足需求的方式，而对其认同，即开放

性叙事认同。直接的叙事认同往往具有单一性，是塑

造统一超我及服务于权力政治的有效手段；而开放性

叙事认同，则是在需求动力的基础上的自我建构，具

有多样性，而被称为是“真正的人的时间”。 
 

四、结语 
 

自古希腊德尔裴神庙门楣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

为苏格拉底引用以来，主体之谜就一直纠缠着人类。

直到笛卡尔仍然认为主体之内存在着一个本质，存在

着一个主宰自我的小我。而进入现代、后现代社会以

来，随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进而在巴特、福柯等

人的理论中，主体也跟着死了。主体之中不存在一个

内核或本质，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而我们认为叙事则是建构主体的主要方式之一，叙事

时间化则是其主要方面。从叙事时间的角度看，“认识

你自己”就意味着“为了将来的你，现在的你去认识

过去的你”。其中的“你”随着时间而流动不居，但又

具有一种时间的一致性。换言之，在这种叙事时间中，

主体获得了一致性的身份，并在其中将本我的愿望组

织进未来，而成为自我行动的动力。而这种时间化的

方式，则来自于叙事认同。也即通过叙事认同主体被

叙事时间化了，从而建构起自身的连续性——叙事身

份。而叙事认同发生的动力则来自于叙事中的叙事力，

即叙事中的主体需求的满足。质言之，正是叙事力促

进了叙事认同，也正是叙事认同主体才得以叙事时间

化，进而被建构起来。 

 
注释： 
 

① 我们这里用故事世界取代利科的文本世界，因为故事未必就一

定是文本之中的故事，同样可以是口口相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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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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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as a subject, is constructed, while 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is the main part of this process. Because 
of this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Freud’s Id is transformed into Ego in the reality and the dominant pleasure principle in 
Id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pleasure principle which is under the dominant reality principle in Ego. Furthermore, 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formed by th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which makes the narrative time 
internalize into the subject. But this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gets the energy from the narrative force, which are the needs 
of life in the 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 is constructed by narrative time, and the narrative time of subject is 
formed by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narrative force. 
Key Words: subject construction;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narrative force; F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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